
关于量词“块”的研究，学者先贤们已经有过一
定的阐释，这里是有代表性的几家看法。
刘世儒认为，“块”本义是土块，作为量词，最初

应当用于称量“土壤”，后来则发展为可广泛适用一
切“块状”之物。 他引用了《颜氏家训·书证篇》中的
注释“北土通呼物一凷改为一颗，蒜颗是俗间常语
耳。 ”并认为，“既说‘通呼’，这就可见它在当时北方

通行之广。 ”［1］但刘世儒所举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用

例仅有一例，这并不符合“通行之广”的阐述。

王力在讨论量词的产生时也觉得“块”作量词

“还找不到较早的例子”，也是通过《颜氏家训·书证

篇》的注释“北土通呼物一凷改为一颗。凷即块字。 ”

来推测量词“块”在南北朝已通行于北方［2］。

洪艺芳考察的是东晋至唐五代时期敦煌吐鲁

番文书中的量词 ［3］，其中仅个体量词就有 86 个，数
量已经不少，但却没有出现量词“块”。 这有可能是

受“文书”内容所限，但同时也反映出，“块”在唐五

代时期仍不是一个“通行”的量词。

关于 “块” 所称量名词的范围， 石毓智指出，

“块”是一个三维空间的形状量词，假如物体的三维

分别用 X、Y、Z 来表示，那么假定 X 和 Y 的值接近，
当函数 Z/X 或者 Z/Y 的值接近 1 时，有关的物体用

“块”量度［4］。
事实上，现代汉语中，“块”称量的事物并非仅

限于“三维”的“块状”，它同时也可用于称量“片状”
事物。 《现代汉语词典》“块”义项之一“量用于块状
或某些片状的东西”［5］；《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
“块”的义项中也有“计量块状或片状的东西”［6］，这
些都指出了这种用法。
那么“块”是如何从本义虚化为量词，并一步步

虚化成为可称量“块状”“片状”事物的？ 下面我们以
大量语料为基础，考察“块”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一 量词“块”的产生及其时代

《说文解字》：“凷，墣也。 从土，一屈象形。 ”［7］

“凵”表示装土的器具，“凷”为土块装在器具里，会
意字，本义为“土块”。 下面即为“块”的本义用法：

（1）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 《国
语·卷十》

（2）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
为至痛饰也。 《荀子·礼论第十九》
西汉时，“块” 出现了量词的用法， 用于称量

“土”。 例如：
（3）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

土亦不生之矣。 《说苑·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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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本义“土块”，虚化为量词用于称量“土”，
“土”即“土块”，量词“块”最早用于称量的事物与其
本义相同，这说明“块”是由其本义直接虚化为量词
的。 由“块”的本义决定，“块”称量的“土”具有“小
的、块状”的语义特征。 这一时期“块”做量词的用法
很少，我们所检索到的用例仅一例。 汉代还出现了
下面的用法。

（4）春秋治渠各一通出【块】粪三百桼。 《敦煌汉
简释文》
有人认为这也是“块”的量词用法［8］。 按照量词

的语法功能，量词要跟数词搭配在一起构成数量词
组共同修饰名词，但这里“块”的前面并没有出现数
词。 由于两汉时期仍存在“名+数”的表达方式，因
此，这里的“块粪”是作为一个词组作“三百桼”修饰
的名词，“块”义为“块状”，不是量词。

“块”由名词虚化为量词不晚于西汉时期，由名
词本义直接虚化而来，用于称量“小的、块状的土”。

（虚化）
块，本义，土块。 →量词，称量[+小][+块状][+土]。

二 量词“块”的发展演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隋)
刘世儒 ［9］和王力 ［10］都认为，“块”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通行于北方”，其证据便是：
（5）北土通呼物一凷改为一颗，蒜颗是俗间常

语耳。 《颜氏家训·书证篇》
但这里“蒜颗”并非“蒜块”之意。 而且既是“通

行”，所用例句应该不少，但刘世儒仅举一例。 我们
检索了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也没有找到其他
新的用例。 这不免有些让人感到奇怪，从用例数量
的多少方面，很难证明这种“通呼”的存在。 魏晋南
北朝时期“块”作量词用于称量“壤”。 例如：

（6）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 《吴志·鲁
肃传》注引《吴书》
这里的“壤”可有两种解释，一种可理解为“土

块”，如果是这样，“块”称量“壤”与上面例（3）称量
“土”的性质相同，称量的事物与其本义具有相同的
属性和形状，没有进一步发展泛化，还属于“块”作
量词的早期阶段。 另一种解释是把“壤”理解为“土
壤”“土地”，如果是这种理解，“块”称量的对象就不
再是事物个体，而是变为“整体”事物，“块”也由个
体量词发展为集合量词，相当于“片”。
一种语言现象的演变不是突发性的，它往往要

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而一种语言
现象一旦产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消失。 在魏

晋南北朝之前，“块”称量“土块”的用法还很少，在
其后的时代，包括唐宋元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
现“块”称量“土地”“土壤”的用法，由此，我们大致
推测，这里的“块”仍用于称量“土块”，在这里是极
言其小的意思。

（二）唐代：
唐代时 ，量词 “块 ”仍主要用于称量 “土块 ”。

例如：
（7）持土十五【块】。 （唐《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

羯磨(十卷)》）
（8）咒土四【块】镇之即去。 （唐《七佛俱胝佛母

心大准提陀罗尼经(一卷)》）
由称量“土块”进一步扩展，开始用于称量其他

的“小的、立体的”事物。 例如：
（9）枕一【块】白石而卧，了不相眄。 《南史·卷七

十五》
（10）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

【块】肉。 《广异记·卷 147》
（11）后人寺侧获金一【块】。 《法苑珠林·卷第十

四》
（12）投之一【块】骨，相与啀喍争。 《寒山子诗

集·一卷》
（13）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

《玄怪录·辑佚》
以上出现的“石”“肉”“金”“骨”“物”等属于不

同的事物范畴，但都可以用同一个量词“块”来称
量，主要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小][+块状]这种形状特
征。 这说明，“块”从称量“土块”进一步扩展用于称
量其他物体时，选用的是“形状属性”特征，与“范畴
属性”无关。
唐代“块”偶尔也用于称量非典型的“块状”事

物。 例如：
（14）结成一【块】紫金丸，变化飞腾天地久。 （吕

岩《敲爻歌》）
（15）若有筹片两【块】。 （唐《根本萨婆多部律摄

(十四卷)》）
“丸”为“球状”，“球状”虽然不使用“长、宽、高”

的表述方法，但也是“小的、立体”的形状；“筹片”为
“细长状”，“长与宽”的比例相差很大，但也是有“厚
度”的，具备“小的、立体的”这种特性，因而，这两例
中都采用了“块”来称量，因为只出现两例，数量较
少，可以看成“块”的特殊用法。
游黎认为“块”可以称量“雨”［11］，举例为：块雨

条风符圣化，嘉禾看却报新秋（和凝《宫词百首之三
十三》，全唐诗卷 735）。 但这里的“块雨”来源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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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鸣条，雨不破块”，义为“风调雨顺”，出处如下：
（16）言其风翔、甘露，风不鸣条、雨不破【块】，

可也；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 《论衡·卷
十七》

“块”为本义“土块”，不是量词。 唐代，“块”出现
了一种新的用法，它与数词“一”结合成为“一块”，
在动词的后面作补语，即“V 成一块”，从字面上来
看，它是指“成为一个块状物”，实义表示“成为一个
整体”，义为“一起”。 例如：

（17）第五一乘圆教者谓即此师子情尽体露之
法浑成一【块】。 （唐《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师子章》）

（18）融圆成一【块】。 （唐《华严游心法界记(一
卷)》）
这里的“块”显然不是量词，它不用于称量任何

事物，只是起到补充说明动词结果的作用。 在这种
表达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又出现了“一块”用在动
词后面的用法，表示“一起”义，这一用法一直延续
到现代汉语。 唐代时，“块”的语义发展脉络为：

（虚化）
块，本义，土块。 →量词，称量[+小][+块状][+土]。

（泛化）
→量词，称量[+小][+块状][+物体]。

“块”产生较早，但唐之前发展缓慢，即使到了
唐代，用于称量的仍是“小的、立体的”具体事物，并
未扩展到抽象事物，称量的范围较为狭窄。 究其原
因，主要是唐之前，“块”的实义性较强，大量的“块”
仍表示“土块”及“块状物”，较强的实义性限制了其
作为量词的发展。

（三）宋元
宋元时期，量词“块”的用法有所发展，称量的

“块状物”也有所增加，包括“泥土类”如“土、泥”等；
“玉石类”如“宝珠、玉、紫矿”等；“金属类”如“金、
银、铜、铁”等；“木质类”如“炭”等；“食物类”如“肉、
豆腐、雄黄、生姜、砂糖、饧”等及其他不便归类的
“乳香”等。 除“宝珠、砂糖、乳香”外，其他事物都具
有典型的[+小][+块状]的语义特征。 例如：

（19）如一【块】黄泥，既把来做个弹子了，却依
前归一块里面去，又做个弹子出来。 《朱子语类·卷
一百二十六》

（20）火伞飞空熔不透，一【块】玲珑冰玉。 （宋·
郑域《念奴娇》）

（21）如一【块】银，更无铜铅，便是通透好银。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2）向僧房中明窗下，拥数【块】熟炭。 《苏轼
集·卷九十二》

（23）三个胡桃两【块】饧。 《古尊宿语录·卷第三
十八》
有些“块”称量的名词只用了“物、物事”来表

示 ，但联系上下文来看 ，也是指具体的 “东西 ”。
例如：

（24）譬如一【块】物，外面是银，里面是铁，便是
自欺。 《朱子语类·卷十六》

（25）如一【块】洁白物事，上面只著一点黑，便
不得为白矣。 《朱子语类·卷六十》
宋代时，“块”可用于称量“钱币”，但用法较为

特殊。 例如：
（26）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

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
用画叉挑取一 【块 】，即藏去叉 ，仍以大竹筒别贮
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 《苏轼集·卷
七十四》
这里的“块”是用于称量将“整体”断开形成的

“分体”，当然每一个“分体”也是占有一定体积的
“块状”物(宋代“钱”是用绳子串起来的)。 “块”的这
种用法是由[+小][+块状]这种语义特征发展而来的。
相对于“整体”而言，“分体”当然是“小的”，将“整
体”分开成“分体”后，这种[+小][+块状]的“分体”便
由“块”来称量。 “块”称量“钱串”的这种用法并不常
见，因为这是苏轼特有的省钱方法，除了苏轼集之
外，没有再见到这种用钱方式。 但“块”称量“分块”
事物的用法在后来却得到了发展。 这种用法还出现
在下面的用例中。 例如：

（27）一月有钱三十【块】，何苦抽身不早。 （宋·
宋自逊《贺新郎》）
这是作者仿苏轼的表达方式写成的句子，“三

十块” 与上面的意义相同， 并不是指真实的 “钱
数”。 因此，“现代‘一元钱’称‘一块钱’可能来源于
此”［12］。这种推测并不成立。宋代“块”还有下面的用
法。 例如：

（28）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 某窃谓，满体
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 《朱子语类·卷五》

（29）“善问者 ，如攻坚木 ，先其易者 ，后其节
目。 ”此说甚好。且如中央一【块】坚硬，四边软，不先
就四边攻其软，便要去中央攻那硬处。 《朱子语类·
卷四十九》
从语义上来看，这两例中“块”所称量的对象有

些模糊，它可以表示“一块心”“一块木”，因为“心”
和“木”都是占有一定体积的，同时也可以认为它表
示的是一个“处所”或者“地方”。 特别是后一例，提
及“坚木”的“中央”和“四边”，这里的“中央一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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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中央的一块地方”，这是“块”由称量“块状”的
个体事物向称量 “相对于整体的局部小块地方”这
一用法的过渡，不过，这时候的“块”表示的“局部小
块地方”，其形状仍然是“块状”的，与“块”的本义仍
有密切关系。

（四）明代
明代时“块”发展迅速。 前代已有的用于称量

“泥土”“玉石”“金属”“木质”“食物” 的用法仍然是
这一时期量词“块”的主流用法，从称量的名词来
看，“石头、玉、肉、砖、银子”是这一时期出现频率较
高的名词，这些事物的“小、块状”形状非常明显，符
合“块”称量事物的语义特征。 “块”也可用于称量一
些的“非典型”的“块状物”。 例如：

（30）拾起来看，却是一【块】瓦片。 《初刻拍案惊
奇·卷十二》

（31）只有一个人得了一【块】船板，浮起不死，
亏渔船上救了，回来报信。 《醒世恒言·第十八卷》

（32）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下来【块】小木板，递
与夫人。 《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四卷》

“瓦片”“船板”“木板”这些事物已经有些向“扁
平状”发展了，这说明，“块”称量的“块状物”范围越
来越大，已经不再局限于“典型”的“块状”特征。 不
过，这种“扁平状”事物都具有“体积小”“扁方”的形
状特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宋代时，“块”开始用

于称量“平面”类事物，这是前代都不曾出现过的。
例如：

（33）从那虎腹上挑开皮，往下一剥，剥下个囫
囵皮来，剁去了爪甲，割下头来，割个四四方方一
【块】虎皮。 《西游记·第十四回》

（34）引孙道：“侄儿无钱，只乞化得三杯酒，一
【块】纸，略表表做子孙的心。 ”《初刻拍案惊奇·卷三
十八》

（35）我落得一【块】花缎儿相送，好拿去做个荷
包。 （明·孙仁孺《东郭记·第四十出》）

（36）跳出一个小孩儿来，满地红光，面如傅粉，右
手套一金镯，肚腹上围着一【块】红绫，金光射目。《封神
演义·第十二回》

（37）玉皇戴破的头巾要三【块】。 《西游记·第六
十九回》

（38）当时清一见山门外松树根雪地上，一【块】
破席，放一个小孩儿在那里。 《喻世明言·第三十卷》
上面几例“块”称量的对象有“纸”“皮”“布帛”

“席”等，这些都是“平面”类事物，称量“平面”类事物
本来就有平面量词如“张”“片”“幅”“面”，但这里为

什么用“块”而不是上述“平面类”量词？ 仔细观察上
面的例句可以发现，这里出现的“平面”事物，从整体
形状来看，都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面积较小，二是
形状呈“类方形”。

“块”称量的事物具有[+小][+块状]的语义特征，
这里的“块状”可以是较为典型的“四方体”，即事物
的“长、宽、高”三者比例大致为 1，如“豆腐”，也可能
是非典型的“扁方体”，即事物的“长、宽”比例大体
相等，而“高”数值较小，如“木板”，如果“扁方体”中
的“高”无限缩小，“扁方体”就成为“类方形”的平面
了，所以，“块”称量“平面”，可以理解为“块状”中的
特殊类型，即用于称量[+小][+类方形]的事物。
由此进一步类化，“块”便可用于称量“平面”的

“土地”。 例如：
（39）你可念母子亲情，买口好棺术盛殓，后日

择【块】坟地殡葬，也见得你一片孝心。 《初刻拍案惊
奇·卷十三》

（40）他听信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中了一【块】阴
地，当出大贵之子。 《水浒传·第一百零一回》

（41）已暮烟横渚水中之小【块】陆地，不辨江城
灯火矣。 《徐霞客游记·江右游日记》

（42）正议间，只见那城门外，有一【块】沙滩空
地，攒簇了许多和尚，在那里扯车儿哩。 《西游记·第
四十四回》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块”称量的“土地”仍具有

较为“实在”的“地面”意义，有一多半是用于表示
“坟地”，“坟地”由使用功能决定，其占地面积不会
很大，还有少部分用于“空地”或其他“地面”，如上
面的 “小块陆地” 和 “沙滩空地”， 无论是哪一种
“地”，其表示的占地面积都不算很大，属于[+小][+
类方形]的平面事物。
宋代开始产生的“块”用于称量“分体”事物的

用法 ，在明代得到了新的发展 ，很多相对于 “整
体 ”而言的 “分体 ”，不论实际形状大小 ，都可用
“块 ”称量 ，因为相对于 “整体 ”来说，“分体”就是
“小的”。 例如：

（43）把武荣抓在空中，望下一摔，一脚踏住大
腿，两只手端定一只腿，一撕两【块】。 《封神演义·第
六十回》

（44）不想心中气闷，不曾照管得，脚下绊上一
脚，把锅子打做千百来【块】，将王屠就恨入骨髓。 《醒
世恒言·第二十九卷》

（45）口内衔着一个丸子……祝罢，又拜，将丸
子放于石上，提起铁锤，随手击下，只听的括地一声
响，丸子分为三【块】。 《禅真后史·第五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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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有碧霄急来救时，杨戬又放起哮天犬，把
碧霄肩膀上一口，连皮带服扯了一【块】下来。 《封神
演义·第五十回》
例（43）将“人”一分为二，从体积上来看应该是

不小的，但因为是“分体”，所以用“块”来量。 例（44）
是把“锅子”打破，“块”称量的是“锅”打破之后的
“分体”，例(45)中“丸子”是用量词“个”称量的，但将
“丸子”砸碎之后的“分体”就用“块”来称量了。 这三
例中的“分体”还都具有“块状”义，例(46)中的“皮”
和“服”都是“平面状”的，这里就只是强调 “分体
义”，当然也还是有“小”的意义。

“块”称量“分体”事物的用法与称量“个体”事
物的用法完全不同。 “块” 可以与个体事物直接搭
配，“一块石头”“一块船板”“一块砖” 都没问题，突
出的是个体事物的“小、块状”的外形特征；但“块”
一般不能直接与分体事物相搭配， 不能说 “×一块
人”“×一块锅”“×一块丸子”“×一块衣服(可说“一块
皮”)”，只能说“一撕两块”“打做千百来块”“分为三
块”“扯了一块下来”。 因为“人”“锅”“丸子”“衣服”
本身并不是“小的、块状”的东西，作为整体来说，它
有自身特定的量词，只是当它变成分体之后，它的
每个部分才用“块”来量，这时“块”所强调的主要是
“小”的“分体”义，至于是否具有“块状”的形状特征
并不重要。
宋代时，“块”开始用于称量事物的“相对于整

体的局部地方”，这与上面称量“相对于整体的分体
事物”并不相同。 “分体”是从整体分离下来的，“局
部”则仍属于整体事物，只是在整体事物的某一个
地方，这种用法在明代也有了新的发展。 例如：

（47）于是把个李瓶儿羞的脸上一【块】红、一

【块】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
《金瓶梅·第二十回》

（48）又寻了一领又蓝又青，一【块】新一【块】旧
的海青，抖去些气，穿上了。 《型世言·第二十三回》

“一块红”“一块白”可理解为“整张脸”上面“一
块地方红”“一块地方白”，“一块新”一块旧”可理解
为“整件海青(即古代的一种“大袍”)”上面“一块地
方新”“一块地方旧”，这里的“块”都是用于称量“整
体当中的局部”，这“局部”并没有从“整体”上分离
下来，仍从属于“整体”，与“整体”相比，它的“面积”
比较“小”，并且具有一定的“平面形状”特点。
明代时，“块”还可以与一些较为特殊的动态事

物相搭配。 例如：
（49）龙吉公主只见火势冲天，烈烟卷起，正欲

念呪兄救火，又见一【块】金光奔至面前。 《封神演
义·第七十一回》

（50）云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
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 《水浒传·第七十回》

（51）随发一个雷声，振开万仙阵，一【块】烟雾
撒开，现出万仙阵来。 《封神演义·第八十二回》
与前面“块”称量的事物不同，“金光”“火”“烟

雾”并不是有固定外形的块状物体，而且由于它们
是动态的，无法确定它们的外形特征。 不过有一点
可以确定，就是这些“金光”“火”“烟雾”等事物虽然
处于动态之中，但其整体上仍是成为“一体”的，并
没有呈“分散”的状态。 从这一点来说，这些事物本
身也是“块状”的，因而也便用“块”来称量。 不过这
种用例并不多，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用法来看待。
明代时，“块”的用法已基本形成，其语义发展

脉络为：

（虚化）
块，本义，土块。 →量词，称量[+小][+块状][+土]。

（泛化）
→量词，称量[+小][+块状][+物体]

↙ ↓ ↓ ↘
称量[+小][+平面][+物体] 称量[+小][+分体][+物体] 称量[+小][+局部][+物体] 称量[+小][+块状][+动态物]

（五）清代
清代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块”的各种用法。
用于称量[+小][+块状][+物体]这一用法占“块”

做量词用法的二分之一，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用
法，其称量的名词也越来越多，既有“典型”的“块
状”事物，也有“非典型”的“扁平状”事物，出现了
“令牌”“招牌”“石匾”“玻璃”“月饼”“果子”“面包”

等众多新的称量对象。
用于称量[+小][+平面][+物体]的用法仍然可用

于各类“纸”“皮”“布帛”类事物及“土地”类名词，不
过这一时期，“块”称量“土地”的用法又有所泛化，
它虽然仍主要用于称量 “平地”“坟地”“空地”“宅
地”等这一类“地面”义，但也有部分可以用于较为
“抽象”的“地方”，而不一定实指“地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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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
【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 《老残游记·
第一回》

（53）又把现在的大房子回掉 ，另外借人家一
【块】地方，但求挂块招牌，存其名目而已。 《官场现
形记·第五十二回》

（54）你顺着我的手瞧，西沿子那个大村儿叫金
家村， 这东边儿的叫青村， 正北上一攒子树那一
【块】儿，那是黑家窝铺。 《儿女英雄传·第十四回》

（55）要是百花岭，咱们这【块】儿还有亲戚呢。
《小五义·第六十一回》
前两例“块”用于称量明确的“地方”，后两例

“块”后面没有称量的名词，仍可以表示“地方”义。
这几例中“块”称量的“地方”不仅仅指“地面”部分，
它实际上所指的是 “地面上的空间”， 是虚化了的
“地方”。
用于称量“分体”和“局部”的用法与明代基本

相同，不再举例。 用于称量“动态事物”如“火”“光”
“气”等的用法也还存在，不过数量较少，此外，这一
时期，“块”还可用于称量较为“抽象”的名词。 例如：

（56）明日把炕箱内那个东西扔了，就去我心中
一【块】大病。 《彭公案·第十四回》

（57）园里去采花戴，惹的心中愁一【块】：花儿
虽好要当时，颜色败了谁人爱？ 《聊斋俚曲集·琴
瑟乐》

（58）一天欢喜，化成一【块】疑团，横梗胸臆，不
能放下。 《玉梨魂·第九回》
与“动态事物”不同，“心病”“愁”“疑团”是看不

见、摸不到的抽象事物，抽象事物是“无界”的，它没
有外在的形状特征，按说是无法用形状量词来称量
的，但通过隐喻，人们可以把这些抽象事物转化为
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 “心病”“愁”“疑团” 都是人
“心中”的情感，这些情感“聚集”在“心中”，成为“团
块”，成为“一体”，从而也便用“块”来称量。
清代时，“块” 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用法，

用于称量“钱”，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
例如：

（59）此刻一【块】洋钱兑一千零二十文铜钱，我
出了一千二百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九
回》

（60）这位门生齐巧身边有两【块】洋钱，一【块】
鹰洋，一【块】龙元，便取出来。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
六回》

（61）把乃武所给的三十【块】钱，取了二十五
【块】，用手中包着，余下五元，仍塞在枕底。 《杨乃武

与小白菜·第十回》
（62）一共七十【块】钱的钞票，内中六十八【块】

是点戏的钱，至于桌子的钱，今天并没有照会你们
预定台子，你们也没有地方，多的两【块】钱，就算赏
了你罢。 《九尾龟·第三回》
用“块”称量“钱”“洋钱”“钞票”是清代产生的

新用法， 这种用法在清代出现的频率已经非常之
高，但出处却仅限于以上几部作品，这些作品的写
作时代均为晚清，清初及清中期的文献作品中都没
有出现这种用法。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块” 称量
“钱”的用法是在晚清才有的，它的产生与清末的社
会背景、经济背景有密切关系。 清朝中后期，随着国
门的打开，外国的“洋钱”即“银圆”开始进入中国市
场，这种“洋钱”不像“金、银”那样按重量计算，而是
按“个数”计算，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因而受到大家
的欢迎，与清朝的“银子”“铜钱”同时并用，后来清
朝也开始铸制“银圆”。 这种“银圆”是“圆”的，因而
一个称为“一圆”，“圆”也写作“元”，这是从它的外
形轮廓来说的；后来，也可称为“一块”，这是从它占
有一定的体积角度来分类的，这是“圆”“块”作为
“钱币”量词产生之初的理据。 一旦“圆”“块”固定
下来成为货币的基本单位，它的“外形特征”就被
渐渐淡化，以致后来，无论是银制的“钱币”还是纸
制的“钞票”，都可用“圆”“块”来称量，这时，“圆”
“块”都已经转化为“货币”单位，与其真正的外形特
征无关了。

（六）现当代
现代汉语中，“块” 的用法与清代基本相同，称

量“动态物”如“火”“气”“烟”等的用法消失，称量
“抽象”事物的用法也有所缩小，常用的只有“心病”
一词。 另外，由于旧有事物的消失以及新生事物的
出现，量词“块”在具体名词的搭配方面略有差异，
此处不再赘述。

三 量词“块”的演变特点

通过对“块”由名词虚化为量词并进一步发展
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量词“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

虽然产生较早，西汉时就已虚化为量词，但在唐之
前一直发展缓慢，宋之后才开始逐渐发展。 “块”本
义为“土块”，西汉时开始作为量词使用，用于称量
“土块”，这与“块”的本义相一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

“块”只出现了一例，仍用于称量“土”，没有产生新

的用法，这一点较为奇怪。 按刘世儒的说法，名量词
在南北朝特别得到发展，其词量的丰富，分工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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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规范的明确，都不是这个时代以前任何一个时
代所可比拟的。 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
说基本上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13］。 而“块”在这一时
期的停滞与其他形状量词的发展演变形成较大的

反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仔细观察了两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料，发现这两个时期“块”的主
流用法仍为其名词本义“土块”，由于“块”本身一直
具有较强的实义性，阻碍了“块”的进一步泛化，使
得“块”一直拘泥于称量具有相同属性范畴的“土
块”。 唐代时，“块”的名词本义才开始有所弱化，量
词也开始从“土块”扩大至其他“块状”物体，迈出了
泛化的第一步。 宋以后“块”的名词本义用法越来越
少，量词的属性越来越多，至明清时期，现代汉语中
“块” 的量词用法已全部产生。 因而， 唐代是量词
“块”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之前发展缓慢，之后迅速
发展，这与“块”的实义性密不可分。
第二，量词“块”具有多重量词属性。用于称量[+

小][+块状][+事物]的“块”是“个体量词”，产生于西
汉，这是量词“块”最初的用法，也一直是它的主流
用法，直到现代汉语也是如此。 用于称量[+小][+块
状][+分体]的“块”与用于称量[+小][+块状][+局部]的
“块”均为“部分量词”，这两种量词用法产生于宋
代，主要是从“小”这一语义特征出发而产生的。 用
于称量[+小][+平面][+事物]的“块”也是“个体量词”，
它是从称量[+小][+块状][+事物]的用法中发展分离
出来的。 “块状”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长、宽、
高比例相差不大，为“典型”的“块状”，随着“高度”
的缩小，“块状”可变为“扁平状”，这也是“块状”的
一种，只是较为特殊。 一旦“高度”无限缩小，变为无
法测量的数值时，就成为“平面状”。 因此，称量[+小]
[+平面][+事物]的用法是从称量[+小][+块状][+事物]
用法发展而来，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变结果。 用于
称量“钱”的“块”为“度量衡量词”，产生于清代，这
与当时货币自身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三，与“面状”量词称量“平面类”事物有所不

同，量词“块”称量“平面类”事物主要侧重于“小”这
一语义特征。 “块”和“片”都可称量名词“地”，“块”
“张”都可称量名词“纸”和“皮”，“块”“幅”都可称量
名词“布”，但在语义的侧重方面则有所不同。 例如：

一片地 一块地

一张纸 一块纸
一张皮 一块皮
一幅布 一块布
“一片地”侧重指“地”的整体概念，指“地”的面

积大，“一块地”侧重指“地”的占地面积小；“一张
纸”“一张皮”侧重指“纸”和“皮”的整体，“一块纸”
“一块皮”侧重指“纸”和“皮”的面积较小，可能是整
体，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例如：

（63）手上在茶几上捡了一【张】报纸，搭讪着，
一【块】儿一【块】儿地撕，撕得粉碎。 （张恨水《金粉
世家》）
可见，同样是“报纸”，用“张”和“块”所指的大

小明显不同。 同样，“一幅布”的面积远远大于“一块
布”的面积。 所以“块”用于称量“平面类”事物，与
“面状”量词称量这些事物的语义侧重点不同，“块”
强调的是该事物的“小面积”，这与“块”称量“块状”
事物的用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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